
早听到,他是本城中极方正,质朴,博学的人。”这段话行文风趣,但决非反语讥刺。

在实际生活中,鲁迅对寿先生确是很敬重的:有一次,鲁迅在三味书屋迟到了,先生说

了他几句,他就在书桌角上刻了个 “早”字,时时勉励警惕自己,ˉ 从此不再速劲。△八

九八年,当鲁迅已不再上学,在家自习诗文时,还请寿先生父子批政,△九0⊙年,鲁

迅去寿先生处拜年 (见周遐寿:《 旧日记里的鲁迅》);^九○六年六月,鲁迅从日本回国,在

家仅停留四日,也曾探视寿先生, “
畅谈国家大事,共同对清政府的腐朽无 能发 出感

慨。”
(见《鲁疽牵僖⒌j《

彗迅白记”载j一九工主牵艹土万三白:圭日赙帛寿师母。△九

二三年一、二月间,与寿先生还有书信往来。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,尚与许寿裳在信中

谈及 “
寿老”。鲁迅与寿先生的儿子寿洙邻的过往甚密,这也是与对寿先生的尊重有关

的吧I    ∶             ∶

∶综上所述,鲁迅对寿先生是敬重的,肯定了他的方芷

`质
朴、傅学,以及严肃认真

的教学态度等厂也善意地批评和嘲讽了先生的迂腐1古板和某种程度上的师道尊严。整

个形象给人一种亲切之感。鲁迅笔下的寿先生,虽是三味书屋的主持者,但只是封建教

育的不自觉的传播者,而不是自觉的维护者。鲁迅通过自己幼年生活的回忆,把揭露和

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教育制度,同时针对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尊孔读经逆流以及厦门大

学的尊孔派9进行了I9m实 的战斗,对寿先生是说不上什么
“
揭露

”
和

“
鞭挞

”
的。∷

∷

关 于《故 乡∷》中 的
“
希 望∵

Ⅱ         文 天
:行

  ∷   ∵

鲁迅的小说:《故乡》
∶
申有这样的△段话: “我想到希望,忽然害怕起来了。闰土要

香炉和烛台的时候Ⅱ我还暗地里笑他,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,什么时候都不忘却。现在

我所谓希望,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?只是他的愿望切近,我的愿望茫远罢了。”

贾放.周东泉主同志在 巛关于〈故乡〉中的 “希望”》 (蕺一九七/t年第-期 《陕西教育》)一文

中说: “作者对
‘手制的偶像’丝毫没有肯定的意思。”我以为这个分析太绝对和片面

了。 “手制的偶像″就是
“我”的 f希望”

;或者说理想。丝毫不肯定
“
手制的偶像”

,

就是否定 “我”的 “
希望”、理想。为什么丝毫不能肯定呢?贾、周二同志认为: “把

《故
'乡

》中的 ‘我”讲成有 ‘远大的崇高的理想’, ‘
对新社会的理想也是衷心崇敬,

抱有无限忠诚的信念:,是与作者当时的思想实际有距离的。″∵有
“
希望叩与作者当时的

思想有距离-无 “希望”就没距离了?可这又不符合鲁迅的实际。五四时期,鲁迅是充

满着 “
希望”的。他说: “人类总有一种理想,一种希望。”

(《 坟·我之苄烈观》) “说到

希望,却是不能抹杀的。”
(《 呐喊·自序》)当 然,∷ 在鲁迅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,对“

希望”

的看法是有差别的。五四时期,他遵奉
“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”

 (《 南腔北调集·:自选集)

自序》),向 旧制度猛玫,追求好的社会。他歌颂十月革命,说是 “新世纪的曙光”
(《 热风·

随感录五十艽‘圣武’》)。 他还把 “希望”通过自己的小说表现出来。 《一件小事》赞扬了

。78●



车夫,赞扬了工人阶级。作品中的 f我”
被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深深感动了: 〃独宥这

一件小事,却总是浮在我眼前,有时反更分明,教我惭愧丿催我自新,并且增长我的勇

气和希挈〃。 《故乡》也有类似的情景: “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,又大家隔膜起来⋯∴·

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△气丿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,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

辛苦麻木而生活,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。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,为我们

所未经生活过的。”结尾,作者又敞开了对 “希望〃的描绘: “我在朦胧中,眼前展开

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,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。我想:∶ 希望是本无所

谓有,先所谓无的。这正如地上的路,其实地上本没有路;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”

《故乡∷》
·
中的 “

希望”,正是五四时期鲁迅 “希望”的反映,怎么能说 “与作者当时的

思想实际有距离∷? “希望”
,· 无可怀疑是有的,但当时的 “希望”,是否就是指的苏

维埃政权?并不。鲁迅说:.“十月革命后j我才知道这
‘新的’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

级,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,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,并且怀 疑。∶’’ (《 且介葶

杂文·答国际文学社闰》)不过,这并不排除在鲁迅的 “希望”中有劳农专政的影子。不管怎么

说吧,在鲁迅身上, “希望”总是有昀,对 “手制的偶像”并没持否定态度。

贾、周二同芯说Ξ “《故乡》中的 ‘我’
,想到自己对 ‘

将来’怀着种种
‘
希望’

,

而对Ⅱ‘现在9却又别无良策。所以十分害怕自己可能会陷入 ‘随顺聊在:的境界。”按

贾,周二同志的理解, “随顺现在”就是像闰土那样过日子;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果,所
以要推倒 ‘手制的偶像’”。这样的议论也缺乏说服力。 “无良策”

,害怕像闰土,这是

可以理解的。但为什么一定要否定 “希望”?难道
一否定 “希望”,就万事大吉了吗?

“无良策”,是说还没找到好的通往 “希望”的途径,并不能说明∵定不要 ,“希望”。

害怕像闰土,正说明自己担心,并非一定不要
“希望”。其实,担心害怕正是对 “希望”

倾心的表现,如认为 吖希望”可有可无的话,就不必担心害怕了。看来, “希望″与害

怕之间的关系,应该是这样: “我”想到自己和闰土都有 “偶像”,担心 “自己手制的

偶像”也与闰土的 “偶像”一样,根本实现不了,所以害怕起来。其中,并没有囚害怕

就要否定 “希望”的意思。

《捕 蛇 者 说 》中 的 两 条 注 释

冯 达 入

前人对翻译的文章提出了 “信、达、雅”主点要求。所谓 “信”
,就是译文要准确,

忠于原意, “达”就是通顺,没有语病; “雅”就是精炼,生动,优美。这些要求自然

也适用于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。  ∷

最近,在讲柳宗元的 《捕蛇者说》 (见 “山丿|澹中学钛用课本《讠吾文》弟/C册
”)时,见教材

注释中有两条似不符合上述要求,现照抄于后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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